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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 述述

寻迹哈尔巴岭
□高维生

30年前，我随同父母迁往山东，列车经过哈
尔巴岭，注视车窗外，孤独的站牌，空无一人的站
台。父亲说：“过了这个站，离家乡就越来越远
了。”

现在，我来到敦化，客居于酒店，明天将去哈
尔巴岭。

一
我曾在延边文史资料中，读到很多关于它的

事情：
哈尔巴岭南接牡丹岭，北至嘎呀河源头接黑

龙江省境内的东老爷岭，系牡丹江上游与嘎呀
河、布尔哈通河的分水岭，呈东北走向，最高峰哈
尔峰海拔 1146.5米。“哈尔巴”系满语，汉译为肩
胛骨，东北土话叫“哈拉巴”。肩胛骨形象地说明
了山的性格，不需太多的说明。

敦化原名敖东城，亦称阿克敦，“敖东”系满
语“鄂多哩”，其语意为茂密的山林。公元698年，
靺鞨首领大祚荣，在此率部下筑城建都称王，号
称为“震国”。公元 713 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
渤海郡王，始称渤海国，建都于忽汗城，即今敦
化。到了明清时期，又被称作敖东城。作为满清皇
族发祥地，清初这里被封禁达200年之久……

晚上送走敦化的文友们，冲洗身上奔波的疲
惫，水从头上喷洒，敦化的夜晚沿着灯光和水交
织，顺利地进入记忆中。难以入眠，我在床头的纸
片上写了一段段文字，在文字中寻找哈尔巴岭的
历史，听依克唐阿的马蹄声：

哈尔巴岭站遗址，位于敦化市与安图县交界
的哈尔巴岭山脉的西麓。在敦化市大石头镇哈尔
巴岭屯东北 3.5公里的山脚下，它是清代吉林通
往珲春驿路上的一个驿站。

哈尔巴岭是长白山伸向东北的一条支脉，它
的南端接牡丹岭，向东北伸延。“哈尔巴”是满语
的音译，为肩胛骨之意，大概因山形而得名。岭西
坡为沙河之源，岭东坡为布尔哈通河之源。这条
驿路越过哈尔巴岭后，一直沿着布尔哈通河的河
谷向东伸延，直抵边陲珲春。

据《增订吉林地理纪要》记载，这条路是清代
末年，为了适应珲春的防务和延边的开发而开辟
的。哈尔巴岭上，山深林密，道路崎岖，至今还遗
留着驿路的痕迹，只是被齐胸的蒿草掩埋着。这
古老的驿路，由于废弃已久，经雨水的冲刷，
残宽仅2至3米。在分水岭处，有一古庙址坐落
于路北，庙址旁边，矗立着清代珲春副都统依
克唐阿升任黑龙江将军时立的德政碑……

我裹紧被子，闭上眼睛，期待睡眠的降临，抵
抗文字燃起的兴奋。一个人被一件事缠绕是毫无
办法摆脱的，必定和你有缘，不管埋藏心灵多久，
总有一天要破解。明天是我和哈尔巴岭的聚会，
记忆、想象和历史，将在古驿道上碰面。窗子颜色
的深浅，告诉我时间的刻度，遐想变成现实。调整
睡姿，我知道要有好的睡眠，才能恢复充沛的精
力，迎接节日一般的盛宴。

二
去哈尔巴岭的路上是叙事的开始，天气发生

变化，下起不大不小的雨。陪我去的是评论家王
海锋，他的车开得不快。一路上聊读书，向他打听
哈尔巴岭的人文历史。交谈中获益不小，王海锋
年龄不大，读了不少书，对艺术有自己的见解。
雨中的公路上车少，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划
动，路边闪过的村庄，碎雨里的山峰变得朦
胧。在车里能听到发动机的声音，还能闻到雨
的气味，给这次探查哈尔巴岭增添了意想不到
的小插曲。

车子拐过一个弯，感觉开始爬坡，不远处的
界区有一个横跨公路的蓝色牌楼，左联写的是

“满清皇室发祥地”，右联是“渤海开国第一城”，

横批是“古都新市 龙兴之地”，这些大金字，标明
敦化和安图在此分界。王海锋将车子停靠路边，
叮嘱我注意脚下的积水，不要踩进水坑弄湿鞋
子。

我和相机是贸然的闯入者，面对这条普通的
公路，内心一片茫然。在雨水的包围中，要么回到
车上，马上返回城里，在酒店温暖的房间里，喝茶
看电视；要么只能是冒雨走在荒山野岭上，继续
寻找要去看的地方。不管时间怎么改变，脚下的
土地是古驿路，离这不远处的哈尔巴岭村，历史
上被称为穆棱站。

哈尔巴岭是天然的关卡，地当要冲，清代于
此设有哨卡和防所。岭西属吉林副都统所辖，岭
东为珲春副都统辖区。哈尔巴岭站当年无居民
点，除驿站、哨所外，还开设一家客栈，供人们“打
尖”（休息），当时人们习惯地称为“巴店”。这里是

吉林乌拉通往珲春边境驿路上的重要的驿站。

这条路上主要的运输车辆是一种趟子车，也
叫毛子车，主要是运输使用。趟子车有四个轱辘，
连接一根活动的轴，前后轱辘之间的距离，根据
货物的重量可随时调整。拉套的马，一般使用的
是3匹，也可以套4匹或6匹。冬季里车老板身穿
光板羊皮大袄，头戴狗皮帽子，脚穿棉靰鞡。手中
有两把大小鞭子，走大路时，车老板就挥舞大鞭
子，甩出朵朵的花儿，大路宽畅，车能跑动起来，
鞭子在空中甩舞，打出叭叭的脆响，能够抽打梢
子马。遇有道路窄，难以行走，就改用小鞭子赶。
一长一短，不同的道路驾车，要看车老板的经验
和功夫。短鞭更能准确地发出信号，让马服从主
人的意图。

很难想象昔日哈尔巴岭驿道的情景，安静中
潜伏紧迫和期待，阵阵马蹄声，如同暴风雨一般
地逼近，然后急促地远去。马蹄的变化声中，人困
马乏，驿站前换马的短暂时间，不敢有丝毫懈怠。
驿站中历经的沧桑，承载人文历史的灵魂，驿舍
未熬过岁月的无情，最终还是轰然坍塌。我们现
在只能站在这荒山野岭里的古老的驿道上，辨认
每一处遗下的古迹，追寻历史的残梦。

我们乘车越过牌楼来到安图，路边竖立一通
石碑，上面凿出一行大字“长白山第一县”，这几
个字涂上的红漆，有的地方剥落，基座上竟然有

“修胎”“开锁”的电话号码，歪扭的黑色阿拉伯数
字，不知是对历史的嘲讽，还是对现实的无奈。两
边残破的石台阶长满野草，背后青翠的松林，吹
出一阵阴冷的风。

2002年10月立的碑，距今不过10年的光阴，
就已经变成这个模样。更何况是清代末年的古庙
和依克唐阿碑呢，它们的踪影何在？

三
在敦化市图书馆里，我看到了这样一些资

料：
1978年夏，据大石头镇中学一位教师反映，

在哈尔巴岭密林遮蔽处，发现一通石碑。当年 7
月6日，敦化市文物管理所刘忠义、姚震威二人，
前往哈尔巴岭屯调查。走访了几位老农，都说岭
上有一条清代的“官道”，在分水岭处，大约曾立
有 4 通碑。生产队派了一位知情的老农做向导，
越过沼泽，沿着蒿草齐胸、荒废多年的山道，走了
七八里，爬上岭顶，见到了石碑。沿着山路从岭
北坡上了岭，岭顶上的一段道路，长 50 米许，略

呈西北东南方向，平坦而开阔，在路北旁偏西的
地方，紧靠路边，有两条花岗岩夹杆石，卧在草丛
中。

碑的正面，当中阴刻“德威丕著”四个楷书大
字。上款为“钦命帮办吉林边务事宜镇守珲春副
都统升任黑龙江将军法什尚阿巴图鲁恩宪依公
德政碑”。下款为“靖边右路统领副□□拉林花翎
协领保成率中左马步两营文武官弁等敬立光绪
十六年二月上浣 旦”。

碑背刻有全体文武官弁的职衔和姓名。在此
碑的东面10米许，有很多碎砖乱瓦，散布在草丛
中。

经过搜寻，在灌木丛中发现一个透雕的汉白
玉蟠龙碑冠，正中刻着“名留千古”四个字。

据上述情况判断，在这个遗址中至少应有两
通碑，一个完好地立于原处，另一个碑身下落不
明，只剩碑冠。为查清原来石碑的数目和下落，我
们随着向导，沿着山路，过岭向东，经过 5 里多
路，到了安图县的南沟屯。60多岁的生产队会计
说，岭上原来有4通碑，1969年10月，南沟大队党
支部书记高树培，为抢救公共财物，以身殉职，葬
于东山，南沟大队群众，将岭上石碑运到东山一
块，置于坟前。其余石碑，下落不明。我们按照指
点的道路，上了东山，找到了那座坟，石碑果然立
于坟前。

该碑仍是汉白玉的，碑旁草丛中，卧着一个
浮雕的花岗岩蟠龙碑冠，上面刻着“惠我无疆”四
字。此碑下面是碑文，碑面的四边饰以蔓卷的莲
叶纹。碑背刻着出资立碑者全体姓名。碑座刻着
莲瓣纹，即所谓须弥座。文字端庄而清秀，花纹精

细而富有律动的美，碑的上款仍是：“钦命帮办吉
林边务事宜珲春副都统升任黑龙江将军法什尚
阿巴图鲁依公德政”。

碑中所载“法什尚阿巴图鲁依公”，乃依克唐
阿。

据《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记载，依
克唐阿卒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的德政碑
原来位于哈尔巴岭村东北部，在两区分界线的敦
化一侧，碑址所处的地方，是清末吉林至珲春的
驿路上。通过这些材料，我才知道，依克唐阿的碑
后来被收藏在六顶山上的敦化文物所草坪上。它
离开古老的驿道，被人为地迁到这里，变成受保
护的文物。汉白玉碑在荒野中经受大自然的吹
打，石质留下风雨的痕迹。

我在碑前看到凹进的文字，一个个字，排列
成一篇碑文，记述依克唐阿一生的功德。面对远
去的历史，身体瞬间变得沉重，英雄人物从石碑
中走出，沐浴阳光的时候，我们的对话从哪开始
呢？这儿不是哈尔巴岭，他坐骑的蹄声被时间隐
去，埋在古驿道下。

热爱他的百姓，将汉白玉塑成碑，雕下一行
行文字，记录他的丰功伟绩。碑文内容是记述依
克唐阿将军在清匪、抗俄、放荒缓赋等方面的功
绩德政，立碑就是为了使路人驻足观望，让更多
的人知道依克唐阿将军，意在宣传他的丰功伟
绩。我从文字中走进历史，在哈尔巴岭的驿道，观
望过往的人和事。

我就这样来了，在这条古驿道上，远处的山
峰被雨包裹，灰色的背景，突显历史的悲剧。雨弥
漫山岭中，身体中积满史前的荒凉，感觉依克唐
阿的凝视，层层叠叠的林木，顺着山势延伸。我变
成局外人，游荡在历史和现实的界点上。

四
风雨古驿道上，心变得苍凉，雨不紧不慢地

下。山上枯黄的色彩，显示衰败的季节。身上的衣
服湿了，我也该离开哈尔巴岭了。

离开之前，听到火车的声音，我想去看一看
哈尔巴岭车站。30年间，每一次往返经过它的时
候，心中都是酸酸的，复杂纠结的情感被一列火
车拉扯。王海锋跟我说，回去的路上，去哈尔巴岭
村看一下，车站就在那里。

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凝望雨中的山野，我
告别古驿道，行注目礼，车子往前走出不很远，向
左一拐，走下一条岔路，前面就是哈尔巴岭村。村
中惟一的主路变得泥泞，两边散落的民房，陈旧
中透出苍凉。村委会的大院子中，竖立一根高高
的杆子，挂着一只大喇叭。这是身份的符号、权力
的象征，声音在不大的空间响起，通过麦克风传
出，全村的人不管在任何角落里，都能听到喇叭
传出的声音。高音喇叭的出现，瞬间将我心中沉
淀的历史赶跑，它的方向，对着不远处的古老驿
道。

车子在村路上行驶，溅起的积水甩得四处乱
飞。颠簸中我看清哈尔巴岭站。潇潇秋雨中的四
等小站，站台上见不到来往的人，车子停在一道
铁丝网拦成的墙前，下车险些踩进水洼里。我的
目光被铁丝网撞得凌乱，候车室米色的房子，周
围有几棵松树，站台上空无一人，依旧那么空旷。

铁丝网中间开了一个小门，供过往的人通
行。即使下车的旅客，也不是走天桥和地下通道，
而是直接从站台上穿越铁轨，走向乡村的腹地。
多年前，读过刘烨园的一篇散文《旧站台》，他是
这样写的：

小站在又阴又湿的丛山里。三间潮而旧的灰
砖平房，墙上的站名、路徽都是暗红色的了。穿过
隧道的铁轨紧靠着对面削平石壁的山踝。年代久
了，垂浸水渍的石壁上长满滑腻腻的青苔。它们
覆盖的石缝里生出的一些三两片齿状叶子的蕨

草，仿佛是山上密匝匝的植被们掉队的伙伴似
的。亚热带的青山都这样。野生的数不清的各科
灌木、草类和奇奇怪怪四季葱郁的高大乔木相缠
混长在一起，毫无空间的层次，莽莽严严地遮住
了从近处到远处的黑褐色山脉。旧站台就生存在
这样草木丛丛的巉石上。

哈尔巴岭小站已经成为我的旧站，我们经
历、生存的环境不一样，对旧站台的理解不可能
相同，但都有自己的旧站台。我一次次地走过，心
境越来越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多一分沧桑，就
有了另一种看法。今天我终于穿过铁丝网，来到
无数次经过的小站，望着铁轨和信号灯，过去的
事情、离乡的愁绪，纷纷跑出来。火车一掠过去，
记忆留下了，不管时间多久都忘不掉。所有的东
西在改变，只有土地不大变化，山上的树木自由
地生长，哈尔巴岭农家烟囱的炊烟，一天三顿地
升起。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发生一场名声大震
的伏击。1935 年 5 月的一天，抗日联军第三军第
四师，获悉日军高级将领乘坐的装甲列车要通过
京图铁路哈尔巴岭一段的情报后，立即组织了武
装力量，迅速拆毁了这一段铁轨，并埋伏在铁路
两侧，准备颠覆这趟列车。乘坐这趟列车的是伪
满洲国内阁大臣一行人，他们由伪新京（长春）去
伪间岛省（今延边地区）视察。列车由一节装甲列
车、二节高级包厢和八节普通客车厢组成。日军
万万没想到抗日联军能在哈尔巴岭这一段拆毁
铁路，设置埋伏，所以，列车按正常速度行驶。当
列车全速开进埋伏圈时，火车头及前面八节客车
厢便出了轨，滚落在约两米深的路基下，列车
瘫痪了，日军顿时乱成一团。这时，我抗日联
军战士齐向敌人开了火，步枪的射击声、手榴
弹的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整个战场全部
控制在抗日联军手中，战斗进行得很顺利。敌
人共伤亡 200 余人，我军则战果辉煌，俘虏了
11 名日军将、校级官员，还缴获了不少武器、
弹药和日币20万元。

哈尔巴岭战迹地，位于哈尔巴岭村西北的铁
路线上，这里距离车站2.5公里处，这段铁路不是
直线前行，而是呈曲线，南北两侧各有一座小山
丘，形成独特的山口。长图铁路线必须从两山间
通过，往西行走便是大石头车站。长图铁路线是
一条通往东满的要道，伪满洲国时称京图路，就
是长春到图们线，是日本帝国主义为进兵东北和
掠夺资源所修筑的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
路线。这条铁路不是幸福线，沿路两线的各族百
姓遭受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国难当头
的时刻，活动在这一带的抗联战士们同日军进行
了无数次生死搏斗，哈尔巴岭伏击战是其中一次
较大的战斗。白山黑水之间，莽荒的山野中，血性
男儿奋起反击侵略者，在古老驿道附近的铁路
上，痛击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壮大抗日武装力
量，鼓舞东北人民抗击入侵者的决心。

五
驿道上的马蹄声远去了，依克唐阿的碑被迁

走。哈尔巴岭伏击战的整个过程，被复制在博物
馆的革命文物陈列室里，作为革命传统的教育。
我在铁路边上行走，看着路基上堆积的石子，两
条铁轨连接远方。

不知道对旧车站说些什么，我感觉离别的时
候真正到了。王海锋说，我们走老路，不会返回
驿路上了。站台永远是告别的地方，人生和来往
的列车一样，悄然地来到，又悄然地离去。现在
变成以前的事情，人们不会知道，雨中有人来过
这里。

坐在车上，我不忍心再看这一切，拿一块眼
镜布，擦拭相机上的水珠，显像卡里储存着哈尔
巴岭和旧站台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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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荔在武汉市人民剧院举办个人专场，邀我去看。专场
第三折戏是《重台别》。

穿着龙套衣的男演员执着两面车旗，被护拥着的王荔款
款登场。传统戏曲的装扮真美，一步一颤的钻佩，亮闪闪的珠
缀，满身绣花的大红宫装，把这个王荔衬托得光彩照人。

“陈杏元坐香辇泪似雨点”，她开始唱第一句了。我忽然
发现，和主角亮丽的服装相比，小生梅郎和春生的服装都显得
暗淡陈旧，一排宫女的对襟褶子好像洗缩了水，花边皱得像胸
前被人抓了一把，很不讲究。而古老经典的汉剧恰恰最重讲
究，观众看戏时也要欣赏戏装的。

我问邻座的文化局肖局长，能否帮忙拨点钱添置服装。
他告诉我，汉剧是国家级的“非遗”，局里拨了不菲的传承保护
专款，他也奇怪台上的服装是怎么回事。低声交谈了一会，回
头再看台上，我的天，王荔那第一句唱还在旖旎婉转，弯弯拐
拐的拖腔还没有完。真亏得是她唱啊！

想起一部汉剧戏曲影片《留住汉宫春》，上世纪50年代末
拍摄的，集录了几出折子戏，由刚刚挂牌的武汉电影制片厂出
品。片子在武汉大学的小操场放映，银幕挂在操场中央，观众
带着小板凳去，正反两面都可以坐。我似乎是在反面看的，看
了觉得很费解。在《柜中缘》中，花旦丑角还好玩，最搞不懂的
是一个戴着长胡子的人呼天号地地唱。后来才知道，那是汉
剧三生大王吴天保的经典《哭祖庙》。

一晃几十年，再定睛看汉剧就是到文化厅工作了。上班
没几天，收到一封反映汉剧生存艰难的群众来信，写信人大声
疾呼：“不能眼看着这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剧种死亡啊！”

当即便去了湖北惟一的仍在演唱汉剧的单位——武汉市
汉剧院。这是2005年的深秋，在那个清寂的旧楼里，院长刘智
勇苦笑着告诉我，他们没有年轻的小生，最有希望的小生刚刚
被“挖”到上海去了。2008年，也是深秋，电影《梅兰芳》热映，

扮演小梅兰芳的演员介绍自己的成功，对媒体说，要感谢之前
所受的7年汉剧训练。这就是刘院长说的那位小生。只是越
剧也没能留住他，后来他成了影视明星。

汉剧院在璀璨的星空下踯躅独行。独行需要坚强与执
著。他们的新戏 《王昭君》 在独行中拉开了帷幕，又过一
年，改编新排的经典《宇宙锋》也面世了。在两出大戏中担
纲挑梁的年轻演员王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年梅兰芳盛赞
陈伯华的汉剧《宇宙锋》，表示从此不唱京剧《宇宙锋》，传
为佳话。王荔的新版汉剧 《宇宙锋》 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
出，梅兰芳的公子也激情祝贺，真诚地感喟：“京剧要给汉
剧鞠躬啊！”

拥有好演员是一个剧种的福气，汉剧应该庆幸，但不能太
乐观。因为汉剧太难学，太难唱了。卡拉 OK 厅里常能听到
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有谁能听到汉剧？高度的程式化
需要高度的技术支撑，技术需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地刻苦训
练，可是愿意日复一日全身心投入的人太少。一般人学不了，
不一般的人又不学，这不是汉剧一家的难题。

我问王荔，把汉剧唱到这个程度要用几年？王荔眉毛一
扬，伸出两个指头，说：“我12岁就学戏了，你说几多年？艺校
6年只是打了个底子，老师告诉你这个腔那个腔，其他的全都
要靠出来以后自己学，自己练。”说话间她哼出一段颤音让我
听，像是吸气肌肉群控制着的震颤，说：“就这么一点点，有它
跟没有它听起来就很不一样，你就要反反复复地练，一个人在
屋里时就会哼，一天不练都不行。”

19岁时，刚刚从艺校毕业，王荔忽然想跟汉剧表演艺术家
陈伯华学戏。小丫头傻大胆，想去就去了。没有请人引荐，也
不三叩九拜，就那么直不愣登地破门而入，陈伯华吃了一惊，
脑子里频道都调不过来。

听说她是来学戏的，陈伯华仔细打量着面前的小丫头，嘴

里漫应着：“哦，好咧，唱两句……”
毕竟在艺校是个尖子，王荔不怕，说唱就唱。唱完盯着陈

伯华，看她怎么说。
已然80多岁的陈伯华坐在那里，像一幅画，好一会才说：

“回去，回去再听一下子。”
王荔回去了，知道陈伯华是要自己听她的录音。听就听，

发狠地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听，听了一个星期，忽然就明白
了，豁然开朗的感觉。信心满满地又去见陈伯华，说我晓得
了。陈伯华说：“好，晓得了你再唱。”

才一开口，王荔就知道完了，声音完全不听使唤，体悟到
的东西嘴里就是唱不出来。分明知道那里有一个小弯弯，可
就是拐不过去，勉强唱出来的自己都觉得那么拙。陈伯华似
笑非笑地看着她，小丫头再次唯唯地退下。

人退下了心退不下，仿佛被勾了魂，无形中有了一种向
往，没几天又去了，腆着脸笑着还要陈伯华指点。一周去三
次，下午 3点到 6点，就在医院的病房里扎扎实实地请陈伯华
上课。

耄耋之年的陈伯华从来没有碰到
过这样的小丫头，突如其来猝不及防，
却也接下来了。怎么接下来的，别人
真说不清楚。待到有一天陈伯华说：

“不要叫陈老师，你跟我孙女一样大，
就叫我姥姥吧。”嘿，那份亲热就不用
多说了。

开心时，陈伯华会点着王荔道：
“你晓得我喜欢你么事？就喜欢你这
对眼睛。我是单眼皮，我就喜欢双眼
皮，你就是个双眼皮。”这时的陈伯华
很像孩子。“姥姥，别人都说我像你
咧！你说像不像？”王荔有时会发发
嗲。“你好看，我年轻的时候也好看，我
们都好看。”老人很会说话。

一周三次课持续了大半年，让王
荔眼前的戏没有了底，学了还要学，越
学越多，前面老有东西等着。不去上
课就自己学，十几年过去了，别人玩的
时候她不玩，谈朋友也没有时间，一次
两次人家就不干了。她也爽快，不干
就不干。有空她也逛街，也吃饭，也跟
人聊天，但人们看不见的，藏在她内心
的向往一天也没有断。令她自己也吃
惊的是，当湖北惟一的汉剧院把安身
立命的大戏交给她的时候，她竟有了
当仁不让的感觉。

如今的王荔告诉我，这时候她才
明白，陈伯华的一生为什么是那样的
一生。

《宇宙锋》开始排演了，王荔又去
见陈伯华，呈上戏碟请她看。过几天

再去，陈伯华就会跟王荔说，这里么样，那里么样。老人家的
话很简单，哪里要注意眼睛，哪里注意手势，圆场要像水上
漂。王荔回去细细体会，照老师说的做。

都说王荔有福气，最初跟上陈伯华时，她还能唱，能走动，
把那只还能动弹的胳膊穿进水袖给王荔示范。讲授由唱腔到
念白到做派，一一细抠，一直到化妆，让王荔把油彩带到病房，
化出妆来给她看。哪里要柔一点，怎么化才好看。老人把孙
女一样的王荔叫作“乖宝宝”。

这位十几岁就令“戏院人山人海，汉口为之不夜”的汉剧
艺术家，把俯仰百变的世界中的修炼和若梦浮生的体悟，都凝
聚在对“乖宝宝”简洁精粹的指点之中。她看着王荔慢慢地
说：“你是我的无价之宝！”

“这是个奇迹！”刘智勇说，“她俩一个会说，一个会听，这
是缘分。”

分手时刘智勇跟我解释服装，说文化局确实拨了专款，已
经在浙江定做了，还没来得及运回来。下次来看戏就可以看
到新戏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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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右图：：王荔在王荔在《《宇宙锋宇宙锋》》中的扮相中的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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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剧《王昭君》剧照

左图左图：：陈伯华在陈伯华在《《宇宙锋宇宙锋》》中的扮相中的扮相


